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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

谢　 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东湖湖泊生态系统试验站，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 何为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 它就是良性的生态循环． 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是一系列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森

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等，而良性循环的标志有

二：１）为人类提供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优质的农—牧—渔产品、舒心的休闲景观等，这些是我们身心健康的前提，没
有它们的支撑，人类文明的大厦将难以为继；２）为珍惜濒危以及土著物种提供良好的栖息之地，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关

系，增加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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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源自拉丁文“Ｃｉｖｉｓ”，意指城市的居民，原意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

力． 在人类学中，人类文明常指有人居住并形成一定经济文化的地区，通俗地说，文明意味着从野蛮中的挣

脱． “文明”一词如同“生态”一词一样被泛化，譬如，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基督教文明、
儒家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黄河文明……数不甚数． 当两个泛化的词加在一起造出“生态文

明”一词时，如何才能精确解读呢？ 它已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被解读为“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问题是，人类社会可以发展，但自然只有缓慢的演化，因此，这多少有些瑕疵． 解读“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亦

是生态学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天地万物之道，唯有循环． 我们人类寄居的这个自然界是由无数种大大小小的循环构成的一种极为错

综复杂的地球系统． 譬如，季节的更替是人人都容易理解的一种对称性循环：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循
环往复，它起因于地球绕太阳的周期运动． 生物圈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则是一种在生态系统水平

的物质循环，它贯穿了一系列特定生源要素（Ｃ、Ｎ、Ｐ、Ｓ 等）的循环． 植物的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是在生

物个体水平的一种生活史循环． 而细胞中的三羧酸循环、卡尔文循环等则是生化水平的代谢循环……因此，
大自然就是循环！［１］ ．

１ 生命———相互嵌套的一系列循环

循环就是规律、秩序和稳定性，没有它，生命将不复存在． 或者说，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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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１．１ 生化水平的循环———艾根的超循环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化学家艾根（Ｍａｎｆｒｅｄ Ｅｉｇｅｎ）在《超循环论》一书中将生化水平的循环分为 ３
个层次———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和超循环（ｈｙｐｅｒｃｙｃｌｅ） ．

图 １ 一个假想的超循环的示意图（每个红色的
环表示单个的自催化系统，绿色的虚线表示

一个自催化组分对另一个的放大效应）
（引自 Ｌｕｉｚ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Ｓｉｌｖａ）

Ｆｉｇ．１ Ａｎ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ｃｙｃｌｅ
（Ｅａｃｈ ｒｅｄ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ｌｆ⁃ａｕ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ｅｅｎ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ｎｅ ｓｅｌｆ⁃ａｕ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ｏ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ｕｉｚ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Ｓｉｌｖａ）

（１）反应循环：酶所催化的反应就是这一类，在这类

反应循环中，反应物通过催化剂的作用，生成产物，最后

催化剂又返回到起始状态；这样，在一定的期限内，酶可

以循环使用．
（２）催化循环：这一类反应循环中，至少有一步是自

催化反应，即至少有一个中间产物是自催化剂（所谓自催

化是指反应的产物本身又作为催化剂，加速或延缓反应

物向产物变化），例如，ＤＮＡ 的自我复制，就是一种催化

循环．
（３）超循环：这是一类由循环构成的循环，或者说，由

反应循环耦合起来的催化循环就称为超循环；这里主要

是指功能上循环耦合联系起来的循环，即所谓的催化超

循环；在超循环组织中，每一个组元既能自复制，又能催

化下一个组元的自复制． 超循环本身还可以再分为不同

的等级，如基本的超循环、复合超循环等．

图 ２ 血液循环的示意图
（引自 ｗｗｗ．ｔａｔｔｏｏｄｏｎｋｅｙ．ｃｏｍ）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ｔａｔｔｏｏｄｏｎｋｅｙ．ｃｏｍ）

图 １ 就是一个假想的催化超循环系统，含有两种大

分子的，多核苷酸（ Ｉｉ）被多肽（Ｅｉ）所催化，后者又是前者

的转录产物． 艾根的超循环理论认为，反应循环是一个自

我再生的过程，催化剂经过一个循环又再生出来；催化循

环是一个自我复制的过程，产物自身作为催化剂又指导

反应物再生出产物；超循环不仅自我再生、自我复制，而
且还能自我选择、自我优化，从而向更高级的复杂性

进化［１⁃２］ ．
１．２ 组织水平的循环———血液循环

英国人哈维（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ｖｅｙ）是著名的生理学家和

医生，也是近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通过对数十种

动物的实验研究，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即血液受心

脏推动，沿着动脉血管流向全身各部，再沿着静脉血管

流回心脏，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永不停息的循环过程

（图 ２）． 他于 １６２８ 年出版了《心血液运动论》，公布了他

的理论．
１．３ 个体的生活史循环

霍尔巴赫（１７２３ １７８９ 年）指出：“同一个动物，因为

它的机体的性质，会连续不断地从简单的需要走向复杂

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同样也是它的本性的结果． 譬如，
我们所赞美的美丽的蝴蝶就是这样，最初，它是一个没

有生命的卵，热力从这卵中孵出一条虫来，虫变成蛹，接
着它就变成一只我们看到的有着最鲜明的色彩的带翅

的昆虫：达到这种形态之后，它便传种繁殖；最后完成自

然交给它的任务，或者走完自然为它的族类划就的变化

的圈子之后，它就是被剥去装饰，而必须消逝”（图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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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 ３　　　　

图 ３ 蝴蝶的生活史
（①卵—②幼虫—③蛹—④成虫的循环）

（来源：ｗｗｗ．ｅｄｐｌａｃｅ．ｃｏｍ）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ｃｙｃｌｅ ｏｆ ① ｅｇｇ ② ｌａｒｖａ ③ ｐｕｐａ ④ ａｄｕｌｔ）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ｅｄｐｌａｃｅ．ｃｏｍ）

霍尔巴赫说，类似的变化存在于一切植物中，人的情形也是

如此． 诗人歌德在“人性的界限”一诗（创作于 １７８１ 年）中形

象地说道，“一个小小的圆圈圈住了我们一生，世世代代的

人持久地排在我们的生存之无尽的链条上”．
１．４ 生态系统 ／生物圈中的元素循环

在生态系统 ／ 生物圈中各种生源要素奔流不息，循环往

复———碳循环、氮循环、磷循环，等等． 以碳循环为例，大致

可分为碳的生物循环和非生物循环两种基本过程． 碳的生

物循环包括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两个基本过程：
光合作用：大气中的 ＣＯ２ 进入陆生和水生态系统（图

４），绿色植物（包括低等藻类）运用光合色素吸收和传输太

阳能（Ｅ），并通过光化学反应裂解水，放出氧的同时，将 ＣＯ２

还原成简单的糖类，用于体内的一系列生物合成与代谢． 光

合作用的总反应式如下：
６ＣＯ２＋ ６Ｈ２Ｏ ＋Ｅ →Ｃ６Ｈ１２Ｏ６＋ ６Ｏ２

呼吸作用：光合作用所产生的一部分有机化合物在植物

体内、或通过异养微生物、或通过牧食 ／ 腐食食物链在动物体

内被分解产生生物能量、ＣＯ２和水：
Ｃ６Ｈ１２Ｏ６＋ ６Ｏ２ →６ＣＯ２＋ ６Ｈ２Ｏ ＋Ｅ

图 ４ 碳的生物化学循环示意图（碳在环境（空气和水）与生物体之间往复循环．
碳被植物和藻类捕获，流向牧食者、肉食者和分解者． 在这些生物体内，

为获取能量有机物被分解并释放出 ＣＯ２，使碳的循环得以持续［５］ ）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ｓ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Ｉｔ ｉｓ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ｏ
ｈｅｒｖｉｖｏｒｅｓ，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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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这是光合作用的逆反应． 毫不夸张地说，在地球的生命圈层中，没有什么比这两个方程式反应的过程更

为重要的了！
此外，碳还有一种非生物的循环过程． 由地球内热驱动的构造过程不断地将海洋的沉积层冲入地幔中，

其后又作为火成岩被火山过程流回． 在这个过程中，ＣＯ２被火山释放到大气中，再被风化作用所消耗（图 ５）．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有机质的分解与消耗，地球表面早就被植物残骸厚厚地覆盖，生命自身或许早就不

复存在了． 但是这并未发生，而且分解者和消费者还能利用植物的“废物”———Ｏ２，又将植物固定的基本物质

（ＣＯ２）归还给大气，这真是自然界的神奇啊！ 这种关系演绎得如此淋漓致尽—使得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

有动物离开了植物的废弃物———Ｏ２便无法生存了！ 可以推测，在动物诞生之前，原始海洋的生命系统可能

只被结构简单的生产者和分解者所统治，随着动物的诞生和植物的登陆，生命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

繁荣．
需要指出的是，大自然虽然如此聪明，但也决非那样的尽善尽美． 其实，看似平衡的循环实则并非如此．

如果是平衡的，那为何地球诞生以来，大气圈的氧气会不断上升？ 为何有那么多的石油和煤炭在地下得以

埋葬（虽然人类正一步步地将它们燃烧殆尽送返回大气圈）？ 很显然，这是一种通过短期的循环来推动长期

缓慢变化的模式． 当然，在自然界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许多现代的人类似乎正在逐步

淡忘这样的记忆），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悍，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的进程，特别是不懈地强化自然界的整体呼

吸作用而削弱整体光合作用，以满足人们的财富与享乐，但谁知未来的福兮祸兮！
总之，生命的存在与运行就是通过在各种不同生命层次（生化、组织、个体和生态系统）上的一系列循环

来实现的，如在生态系统中元素的地化循环、个体的生活史循环、组织的物质循环和细胞中的生化反应循环

（如三羧酸循环等）． 因此，它们就是生命车轮中的车轮，“碾”出了尘世中的姹紫嫣红、万花掩映！ 连一些重

要的生物分子（如苯环、吡咯环、嘌呤环、嘧啶环、吡嗪环等）也是环状的，没有这些象征着循环意义的有机化

合物，所有的生命根本不会存在．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生命要在各种花样中变幻着这种循环或环形

的游戏呢？ 莫非是为了去追逐一种永恒的象征？ 或者干脆承认，生命的本质就是循环，虽然它不是永恒，但
它借用了这种永恒的法则，通过一个又一个卑微而短暂的循环向那宏伟的种族永恒不断延绵！ 就像一个永

恒的圆圈是由无数的点所构成一样，个体恰似这渺小的点，而种族亦如那飞舞旋转的圈！

图 ５ 碳的地球化学循环示意图（ＣＯ２从与中洋脊带的岩浆室相通的火山口中逃逸到海洋和大气中．
ＣＯ２与土壤和岩石中的硅酸盐进行交换，置换出 Ｍｇ２＋和 Ｃａ２＋，而 Ｍｇ 和 Ｃａ 则通过河流进入海洋．

在海洋，Ｍｇ 和 Ｃａ 又以碳酸盐的形式沉淀，沉降到板块边界的上层地幔中． 俯冲带的 ＣＯ２

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被释放，聚集在与火山相通的岩浆室中［５］ ）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ＣＯ２ ｉｓ ｏｕｔｇａ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ｍ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ａｔ ｍｉｄ⁃ｏｃｅａｎ ｒｉｄｇｅｓ． Ｔｈｅ ＣＯ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ｓ Ｍｇ ａｎｄ Ｃａ 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ｂｙ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Ｍｇ ａｎｄ Ｃａ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
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ｔｌｅ ａｔ ｐｌａｔ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ＣＯ２ 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ｍａｇｍａ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ｆｅｅｄｓ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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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 ５　　　　

２ 地貌与宇宙的循环往复

除了生命的循环往复之外，地球与宇宙亦可能如此． 与短暂的人生相比，宇宙与地貌的显著变化是无与

伦比的漫长自然过程，因此，宇宙循环只是一种假说，地貌循环则是一种根据知识进行的间接推理，虽然是

极为可能的．
２．１ 地貌———隆升与侵蚀的轮回

图 ６ 河流侵蚀轮回中不同时期的示意图
（引自 ｗｗｗ．ｓｔａｆｆ．ａｍｕ．ｅｄｕ．ｐｌ）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ｗｗ．ｓｔａｆｆ．ａｍｕ．ｅｄｕ．ｐｌ）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天象学》中指出，
“地球的相同地区并非总是潮湿或干燥，而是依据河

流的生成与干枯发生变化． 因此，陆地与海洋也发生

变化，并非一些始终是陆地，另一些始终是海，而是在

曾为陆地的地方现在成了海，现在是海的地方又重新

变成陆地． 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变化依照某种次序，而
且是循环的……当河流在一个地方退落并消失时，就
相应地在另外的地方生成……既然时间是无限的，宇
宙是永恒的，那么，塔奈斯河与尼罗河就都不会永远流

淌，它们曾经流经的地方总有一天要干涸；因为它们的

行为有界限，而时间却没有． 同样的说法也适于一切

其他河流” ［６］ ． 当然，这与赫拉克利特万物皆变的观念

并无本质差别．
１８９９ 年，美国地理学家戴维斯提出了“地貌轮回

说”或“侵蚀轮回说”的学说［７］ ：构造运动使地壳隆升

成山地，之后不断经受流水的侵蚀，可区分为以河流下

蚀作用为主的幼年期，以侧蚀作用为主的壮年期和侵

蚀微弱地面降低为缓坡的老年期，到最后地面被夷平

为准平原． 然后地壳再次隆升，进入下一个轮回． 这即

所谓河流侵蚀轮回（图 ６）． 类似地还有风蚀轮回、冰蚀

轮回和海蚀轮回等． 因此，地貌是构造、营力和时间的

产物． 当然，地貌的循环变化并非是一种绝对对称性

的循环过程．
２．２ 宇宙———无始无终，循环往复

天体物理学家提出了所谓的循环宇宙模型理论，认为宇宙无始无终，即宇宙既没有“诞生”之日，也没有

终结之时，只是在一次又一次大爆炸—大反冲之中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最近 Ｆｒａｍｐｔｏｎ 等提出了一种称为

“小撕裂模型”来支持循环宇宙模型理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推理，即所能观测到的“可见物质”仅占宇宙

质量的很小一部分，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暗能量，这种神秘物质的密度似乎是不随时间改变的，这就意味

着，即便宇宙随时间推移不断膨胀，暗能量将不会随之被稀释． 而且，随着宇宙的无限膨胀，物质连接物、原
子和分子等基本粒子、甚至亚原子粒子都将被撕裂． 既然所有的物质都被撕裂了，那么它们还能再次聚合在

一起，形成新的恒星和星系，循环往复，这样就解决了传统的循环宇宙模型中面临的熵的悖论问题． 其实，只
有回到循环之上，宇宙之生灭的合理性才会更容易扎根于人类的心灵或认知之中．

３ 哲学意境中的循环

２０００ 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就开始从事物的生成与消灭来探讨自然界中事物的循环． 那时人们还缺乏

关于物质构成的科学认识，哲学家只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物质成分的假说． 在他们看来，只要是物质性的存

在，它的生成就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它的消灭也不是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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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３．１ 古希腊时代

对古希腊的哲学家来说，无论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种单一的成分或是多种成分，他们都认为物质

循环地生成与消灭，譬如，泰勒斯（约公元前 ６２４ 前 ５４６ 年）提出万物是从水产生的，最后又复归为水；赫拉

克利特（约公元前 ５４０ 年 前 ４８０ 年）说，“火生于土之死，气生于火之死，水生于气之死，土生于水之死”． 伊

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约公元前 ３４２ 或 ３４１ 前 ２７０ 年）在论人的死亡与痛苦时，也谈到了一种物质的循环，他
说，死亡不会使任何人烦恼，因为只有活着的人才有痛苦或快乐的感觉，人死了之后，就没有感觉了． 这是因

为构成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原子散开了，也就是说不再有这个特殊的身体和心灵了，有的只是大量的各不相

同的原子而已，这些原子回复到物质的原初存在，继续进行新的构成物的循环之中．
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６１０ ５４６ 年）认为同时并存着许多世界和宇宙体系，它们全都会消灭，在它们

的创生和毁灭之间有一种不断的交替，并相信这个循环的过程是有严格的必然性的：“万物由之所生的东

西，万物毁灭后由于必然性复归于它；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受到惩罚并相互

补偿” ［８］ ． 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开端，而“无限”没有开端，世界自它而生，又复归于它．
汤姆逊在《古代哲学家》一书中说，在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５４０ ４８０ 年）看来，“‘在这一循环的边缘

上，开端和终结是相同的’． 每一个终结就是一个开端，因此，既没有开端，又没有终结；世界是永恒的” ［９］ ．
亚里士多德在《论生成与消灭》中对事物的生成与消灭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１０］ ，认为宇宙的

生成不衰在于万物的循环生成与消灭． 他说：“如果事物的生存是必然的，它的生存就是永恒的，而如果是永

恒的，也就是必然的． 因此，如果某物的生存是纯粹必然的，它就必定是循环的，即返回自身． 因为生成必然

要么有限度，要么无限度；如果无限度，它必定要么是直线式，要么是圆圈式． 但是，如果生成是永恒的，就不

可能是直线式，因为它没有开端，无论我们向下考虑（当作将发生的事）还是向上追溯（当作已出现过的事）．
但生成必然有开端，虽然不是有限的，而是永恒的． 因此它必然是圆圈式……正是圆圈式的运动和生成中，
才有纯粹的必然，也就是说，如果过程是圆圈式，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必然会生成或已经生成，如果过程是必

然的，它们的生成就是圆圈式” ［１０］ ． 这精彩地诠释了必然性—永恒性—无限性—循环性之间的辨证关系． 正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既然无限没有开端，也就不会有使其他环节必然生成的第一者”，他相信必然的生成必

定是一种返回自身的循环方式．
３．２ 古罗马时代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约前 ９９ 年 约前 ５５ 年）在《物性论》一书中说，“我将为你揭示事物的始基，自然

用它来创造一些，用它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 在

我的论说中我想把这些东西叫做质料、产生事物的物体、事物的种子或原初物体，因为万物以它们为起点而

获得存在……任何东西都不绝对消灭，虽然看起来好像如此；因为自然永远以一物建造他物，从不让任何东

西产生，除非有他物的死来作补偿” ［１１］ ． 卢克莱修说，“原初物体有坚实的单一性，否者它们就不能被保存

着，经过亿万年，经过无限的时间，以备补充消竭了的许多个世界”． 这与留基波、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

等的原子学说一脉相承，这些与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元素的特性惊人地一致！
３．３ 近代

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Ｐａｕｌ－Ｈｅｎｒｉ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ｂａｒｏｎ􀆳ｄ Ｈｏｌｂａｃｈ，１７２３ １７８９ 年）在其于 １７７０ 年匿名发表的专

著《自然的体系》中描述道：“动物、植物和矿物，到了一定时期，就要把它们从自然借来的那些原素或原质，
归还给自然，就是说，重新放在事物的总的堆积里面，重新放回万有的大仓库里去． 那时候，土重新收回曾经

作为物体之基础和坚固性的那一部分；空气则取得与它自己类似的部分以及最稀薄最轻的部分；水带走它

所易于分解的那部分；火则断绝它和原有事物的联系，自由地去同其他物体配合． 这样解组、解体、分化、分
散了的动物的基础部分，将要形成新的配合；它们用来养活、保持、或是来毁灭新的事物，而在其他一些植物

中，等到它们成熟了，便来养活和保持新的动物；这些新的动物，轮到它们，又来遭受和最初那些动物所遭受

的同样的命运． 这就是自然永恒不变的进程；这就是一切存在的事物必须循行的永恒的循环． 就是这样，运
动使宇宙的各部分这一些从那一些地产生出来、保存一些时候、然后又相继地被它们破坏掉，而存在物的总

和却是永远一样的” ［３］ ． 由于那时自然科学的知识十分有限，霍尔巴赫对一些现象描述在现在看来也已经不

是十分准确了，但是他领悟到了自然（按现在的科学语言就是生态系统）中物质的永恒循环，甚至似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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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平：生态文明的自然本原 ７　　　　

朦胧地影射出了生产—消费—分解这一生态系统的核心循环过程．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 年）精辟地阐述了认识的无限循环过程，他在《逻辑学》一书中在解释

哲学开端时指出：“开端的规定性，是一般直接的和抽象的东西，它的这种片面性，由于前进而失去了；开端

将成为有中介的东西，于是科学向前运动的路线，便因此而成为了一个圆圈……那个造成开端的东西，因为

它在那里还是未发展的、无内容的东西，在开端中将不会被真正认识到，只有在完全发展了的科学中，才有

对它的完成了的、有内容的认识，并且那才是真正有了根据的认识” ［１２］ ． 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开端就是绝

对真理，而需要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过程而接近绝对真理． 在这里，黑格尔似乎是借用了赫拉克利特关于

“在圆周上，起点和终点是同一的”的说法，并将其引申到了认识过程． 黑格尔（还有赫拉克利特）的这种辩

证思维被一些现代科学家所仿效． 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一书中指出：“个体性把自身规定为特殊性或有

限性，而又否定这种有限性，并向自身回归，在过程的终点使自己恢复为开端，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１３］ ．
让我们欣赏哲学家叔本华对自然界之循环所作的精辟阐述吧，他说，“不论在哪里都无例外，自然的纯

粹象征是圆形，因为圆形是循环的图示． 这实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形式，上至天体的运行，下至有机体的生

生死死，万物之中的所行所为，只有借这种图示，才可能在时间的流动中产生一种现实存在，即眼前的自

然”． 诗人歌德曾说，“让开端跟着结束紧紧地结合一处”，这循环的寓意恰如该诗（创作于约 １８０１ 年）的题

名———“变化中的持续”！

４　 良性循环———生态文明的本原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这似乎是在说世事瞬息万变． 但是没有万物的相对稳定性，何
以有万物之存在呢？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永恒存在，就像生命，有生的那一刻，就必定会有死的那一刹．
哲学家用了两个词———“生成”与“消灭”来形容这样的过程． 而唯有循环一词既可意味永恒的变化，也可意

味永恒的存在． 生态文明是一种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和持续繁荣的统一体，其中核心的是要维持好地球生命

系统在一定平衡域附近震荡的良性循环，这才是生态文明的本原，因为它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持续繁

荣提供基础．
当然，和谐共存也是相对的，因为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已经消灭了无数的物种，而且还在继续使数不胜

数的物种濒临灭绝． 因此，我们只能在现在的情境下去使自身的行为更为文雅或友善一些． 而何谓“持续繁

荣”呢？ 如果繁荣等同于增长，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增长速率总有一天会趋于零，这亦是可持续的必然前

提． 因此，持续繁荣必须是持续的良性循环，否则地球总有一天会走向崩溃．
生态文明的自然基础是一系列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等等，而良性循环的标志有二：１）为人类提供清洁的水源、
新鲜的空气、优质的农—牧—渔产品、舒心的休闲景观等，这些是我们身心健康的前提，没有它们的支撑，人
类文明的大厦将难以为继；２）为珍惜濒危以及土著物种提供良好的栖息之地，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关系，增
加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的可塑性．

能够长期生活于良性生态循环中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 为此，需要政治家、科学家、企
业家和社会大众等的精诚合作，联手去探索各式各样的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模式． 在这里，生态学的专业知

识至关重要，特别是由中央和部委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等）、高等院校等在各类生态系统中积累的长期监测与研究资料，这是科学决策的基

础． 因此，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应整合与建设一个全覆盖、可共享的系统的生态环境监控体系并维持其长期稳

定的运行，为生态文明社会的设计、建设与运行提供生态科技上的支撑． 在此基础上，重整现行的农牧渔业、
工业及其它产业模式，建设规模化的生态农业、生态渔业（图 ７）、生态草业以及海绵城市（图 ８）等新模式，并
在实践中不断优化． 当然，还需要去培育生态文明的伦理———善待自然，呵护自然，这亦是善待和呵护自身！

请不要忘记，人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必须依赖于植物生产的有机物为生的“寄生者”（至少

从目前来看，这种属性不大可能会被科技的进步所改变，因为人造光合作用的成功还遥遥无期，而实用就更

是天方夜谭了），因此，对自然关系（循环）的过度改变或破坏总有一天会殃及自身． 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
类的文明史其实是一部“蹂躏”与“毁灭”自然的历史，现在我们要将这两个对立面撮合成一个统一体，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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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１）

图 ７ 新型大湖生态模式———多样的物种，美丽的景色，清洁的水质，优质的渔产品

Ｆｉｇ．７ Ｎｅｗ ｅｃｏ⁃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图 ８ 美丽的海绵城市———兼具蓄水与净水功能（来源：中国城市－中国城市资讯网）
Ｆｉｇ．８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ｐｏｎｇｅ ｃ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用生态的车轮来搭载人类的文明，有望实现传统文明的真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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